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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我国的贫困分布具有明显区域性
特征。2011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将六
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
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
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
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
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
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等 14
个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攻克这些贫
困的“堡垒”，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
署，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区域整体面
貌发生巨大改变。

截至今年 2月底，全国 832 个贫困
县中已有 601 个宣布摘帽，179 个正在
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 52个，区
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山乡巨变

伸手够得着的好日子

“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十有
九年旱，岁岁人发愁。”位于黄土高原西
部的甘肃省定西市，水土流失严重。
100多年前，左宗棠称这里“苦瘠甲于天
下”。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专家认为这
里“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是当时
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1982年，“三西”（甘肃河西、定西和
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计划启动，探索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扶贫的道路。

2011年，“三西”地区作为六盘山区
的核心区，被列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予以重点扶持。通过引水、修路、发
展产业等措施，“三西”地区人民群众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引洮河清流，解陇中之渴。”半个

多世纪前，引洮工程以失败告终。如
今，一期工程已于 2014年正式通水，定
西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1%以上。

宁夏泾源县杨岭村，位于西海固地
区。通过开展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村里的水泥路取代了泥土路，
青瓦房取代了土坯房。沿着环村旅游
专线，游客上山可看果园花海，下山能
品农家饭菜。

决战脱贫攻坚，随着各项民生工程
的推进，一场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悄然
发生。截至目前，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
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
条件得到改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
宽带比例达98%。

曾经贫瘠的土地成为希望的田野，
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变化。

1988 年，麦天枢在报告文学名篇
《西部在移民》中，曾描写了“三西”地区
群众生活的艰难，“大片土地物质的贫
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

精准扶贫方针下，重视扶贫又扶
志，改变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面貌
也焕然一新。好日子伸伸手够得着了，

贫困群众奔向小康的劲头激发了出来。

集中攻坚

凝聚全社会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大规模开发式
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被
赶进“角落”。据统计，截至 2015年底，
我国有 5630万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主要分布在 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 12.8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地理位置
偏远，资源匮乏。这就特别需要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聚
拢各方力量打攻坚战。

今年初，地处乌蒙山区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腹地的鸡鸣三省大桥建成通
车，周边川滇黔 3 省 8 县 12 个乡镇村
民祖祖辈辈的期盼终于成真。千百年
来，一条“Y”字形大峡谷横亘中央，三
地村民相望而难相通。大桥建成后，
两岸通行时间从以前的 2 个多小时，
缩短至四五分钟。打通经络，地理死
角变为一手活棋。
“随着大桥通车，我们的冰脆李和

甜橙能卖到更远的地方。”四川省叙永
县水潦乡党委干部张伟说，一桥飞架，
大大激发了当地发展潜能。

先富带动后富，扶贫开发是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年来，社会各
界广泛投身扶贫事业，推动人才、资
金、市场、劳务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
动，形成大扶贫格局。现代企业的进
驻和农业技术的推广，推动贫困地区
生产力的发展。

2014 年开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在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开展科技扶贫，建立了 1721 个产业
技术示范基地，为这些地区产业发展
指引方向。

民企帮扶形式灵活多样，是脱贫攻
坚的生力军之一。截至 2019年 6月底，
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加入
的企业已达 8万余家，精准帮扶超过 10
万个贫困村；电商企业开展扶贫项目
“千县万村”计划，将农村的土特产通过
网络渠道卖到全国各地。

绿色发展

脱贫的“双赢”路径

“祖祖辈辈在石头缝里种玉米，不
仅收成可怜，还把土地越种越薄。”提起
过去的日子，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坝山
村村民曾德春忍不住叹气。

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滇
桂黔石漠化区，包括云南、广西、贵州三
省区的 91个县(市、区)。贵州省关岭县
便是其中之一，当地石漠化土地面积比
例曾高达33%。

在扶贫干部和农技专家的指导帮
助下，曾德春从玉米改种火龙果，同时
套种适合石漠化山区生长的花椒，不
仅收入翻了好几番，还能遏制水土流
失。目前，关岭县已种植 3万亩花椒、1
万亩火龙果、9 万亩牧草，助力 1 万余
户农户脱贫。同时，全县石漠化土地
比例下降到 27%，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
攻坚的双赢。

翻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大多数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高度重

合。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当地必须
走绿色发展的路子。

河北省阜平县坐落于八百里太行
山深处，“九山半水半分田”，昼夜温差
大。他们利用丰富的林木资源生产培
育菌棒的木屑，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

甘肃省迭部县，平均海拔 2800米，
气候阴湿。曾经当地村民以种植青稞、
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为生，产量很低。经
过摸索，他们探索种植适宜高海拔生
长、经济附加值高的当归，逐步发展起
中草药种植产业。

黑龙江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兴安
岭南麓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 44个
县（市、区）开展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
2019 年，他们选聘生态护林员 1.7 万余
名，助力贫困人口人均增收近4000元。

数据显示，全国生态扶贫共带动
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生态保护
修复重大工程项目也向贫困地区倾
斜。与此同时，贫困地区林草植被面
积持续增加，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不
断减少，森林覆盖率平均增长超过 4
个百分点。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扶贫方案就
有千百种。正是因为坚持“六个精准”
的根本要求，采取针对性举措，我国才
取得了平均每年减贫超千万，平均每分
钟减贫近30人的举世瞩目的成绩。

上图：鸡鸣三省大桥位于我国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深处，“Y”字形

大峡谷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分割开

来。鸡鸣三省大桥的建成将贯通鸡鸣

三省一带独特的峡谷自然风光和红色

旅游资源，助力脱贫攻坚。图为四川省

叙永县水潦乡的村民载歌载舞，庆祝大

桥通车。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让贫瘠的土地成为希望的田野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纪事

■本报记者 张 蕾

还记得位于四川省凉山州的“悬崖

村”吗？5月12日开始，昭觉县支尔莫

乡阿土列尔村的84户精准扶贫户将走

出大山，陆续搬进位于县城的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点。

在千里之外的山西省长治市武乡

县岭头村，从2017年起，村民魏宝玉开

始通过网络直播自己耕种、锄草、收获

小米的全过程，把太行山深处的农产品

卖到全国各地。

两则扶贫小故事，一个是曾经“一

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而开展易地搬

迁，一个是利用互联网让“一方水土更

好地养活一方人”。两条路殊途同归，

都是在为自己的家乡探索一条因地制

宜的致富道路。

1986年，我国启动大规模减贫计

划，曾划定 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努力，曾经的贫困

地区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贫困分布的区域性

特征依旧明显。2011年，国务院发布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重新划定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

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

对照中国地图，细数那些“苦贫久

矣”的十数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会

发现这些地区大多处于崇山峻岭层层

包围之中，也让当地的贫困有了很强的

地域特征。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写道：“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

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

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减少，生活

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如何打破千百年来地理的阻隔，以

及由此带来思想的藩篱，成为多年脱贫

攻坚工作中不断探索的问题。2015年

6月，习主席在贵州调研期间主持召开

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贵黔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强调扶贫开

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

精准。

也是在这一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确定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

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

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

会保障兜底一批。这为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开出一张因地制宜根治“穷病”的

良方。

从扶贫工作细处着眼，每一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除地理因素的共同特征

之外，区域内部每个乡镇、每个贫困村

以及每个贫困户，具体情况各有不同。

因此，各地在扶贫工作开展中坚持扶持

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

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

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正如此次“悬崖村”易地搬迁中，按

照扶贫计划，村民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

双向选择，下山进城或是留在大山参与

当地旅游开发。具体操作中避免“一刀

切”，才是真正把扶贫这件大事办好。

一方水土与一方人
■佟欣雨

纵 横 谈


